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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看守所那道爬满铁锈的门
吱地一声打开，驻看守所检察室副主
任张辉来到办公室，呷了一口茶杯里
的淡茶，换上那套洗得发白的检察蓝
制 服 ， 就 急 匆 匆 地 带 着 他 的 “ 三 件
宝”——那个卷起边角的监室谈话记
录本、一支笔，加上初入职场的我，
一起盯着摄像头刷脸、登记，进了监
区。这几乎是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的
雷打不动的例行动作。

“昨天七号监室的那个老王又要举
报事情了，据民警反映，他敲了整整
一下午的门，和监室的其他人又在闹
矛盾……”这个老王是看守所里的老
举报户儿了，实际上都是些鸡毛蒜皮
的事，就是想走出监室来发发闷气。
尽管如此，老张还是不厌其烦，为他
拉开那罐特意放在监区谈话室里的铁
观音，抓上一把茶叶，认真冲泡好，
把小茶杯放在老王面前。

“说吧，又和监室里的其他人闹不
愉快了？”老张拿起笔，铺开谈话记录
纸 ， 开 始 了 一 上 午 耐 心 的 聆 听 和 劝
导。老王犯的案子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了，用在押人员的话来说，就是“过
检”了，但由于退回补充侦查，一直
迟迟没有开庭，老王不理解这些法律
规定，心情一度跌入谷底，盼着早日
送监，直到遇到了耐心的老张，他的
状态才渐渐恢复正常。

太阳渐渐爬上了监区后的那片山
顶，老张的蓝色检察衬衫也从笔挺笔
挺，变成湿透粘在背上的湿衬衫。摆
在老王面前的那杯茶水，也不知被他
加了多少回水，他依然坐在谈话室的

那 把 椅 子 上 ， 气 定 神 闲 地 和 对 方 谈
心，仔细地倾听对方的满腹牢骚。回
监室的时候，老王心情平复了很多，
和监室的人开始试着和平共处，像是
吃了一粒定心丸。

送走老王，老张又带着我去查看
发放在押人员午餐的餐车。看见发放
给在押人员吃的午餐还冒着热气，荤
素搭配，还有配汤，老张点了点头离
开。

打开谈话室的门，一个敞亮整洁
的小客厅映入眼帘。以前的驻所检察
室，监区的谈话室一开门，一股霉味
儿扑鼻而来，里面摆放的桌腿上、椅
子上，还有窗户上都挂着一层厚厚的
灰尘。那个门缝由于常年没有清洁，
还长出来了几个彩色的蘑菇，让人看
了都不想在这谈话室多待一分钟。自
从老张来到驻所检察室以后，这里完
全变了模样。老张特意找了个周末，
花了一天时间，认认真真地做了一番
清洁工作，还从家里带来了烧水壶、
茶叶跟茶具，原本不咋样的谈话室变
得有了点家里的感觉。

记得有一次照例巡视监区，老张
和我看见有个骨瘦如柴的女在押人员
小谢独自蜷缩在角落里，同监室的监
友都不怎么理她，经过询问管教民警
才 知 道 ， 小 谢 那 个 星 期 一 直 在 闹 绝
食。原来，进看守所以后，她思念女
儿和儿子，很想见孩子们一面。尽管
民警跟她解释过，按照法律规定，要
等到法院判决以后才能会见家属，但
是小谢对这些都不管不顾，想以绝食
来达到目的……

老张了解到情况后，立即找到办
案的基层检察院询问办案进度，得知
她只是涉嫌比较轻微的犯罪，老张又
风风火火来到法院向法官说明小谢目
前在看守所的情况。做完这些工作之
后，老张和我来到监室，打开谈话室
的门，把小谢从监室里请到谈话室，
端出茶水，耐心细致地劝慰她，告诉
她不久就可以和孩子见面了，让她养
好身体做好和小孩见面的准备，“你要
这么闹下去，不吃不喝的，怎么见自
己的孩子啊！”

一句话破开了小谢的心防，她吃
下 折 腾 了 好 几 天 以 来 的 第 一 口 热 饭
热 汤 。 咽 下 米 饭 的 时 候 ， 小 谢 端 着
碗 的 手 颤 抖 着 ， 眼 睛 里 闪 烁 着 泪
光 。 后 来 ， 当 法 院 的 判 决 书 送 达
时 ， 她 终 于 和 她 还 在 读 高 中 的 孩 子
见 面 了 ， 她 的 大 女 儿 向 着 老 张 深 深
地鞠了一躬。

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的每一天
我 们 都 不 敢 稍 有 懈 怠 。 这 几 天 入 秋
了，我们想起有一个冬天，嗖嗖的冷
风从监室的窗户口往里直灌，我和老
张巡监时发现，有在押人员带过来的
铺盖卷儿破了几个洞，已经不能抵御
严寒。老张赶忙联系到这位在押人员
的律师，催促其家人把厚实的棉被和
冬装送到看守所……老张对我说，这
几天要跟看守所方面一起检查一下门
窗……

走出监所的大门，西沉的太阳火
红火红的，照得身子暖洋洋的。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
察院）

铁窗暖阳
龙澎

眼前文字中的“申街分洪渠”，
同行的三人，居然谁也说不清“申
街”在哪里？也是，临西的河渠实
在太多了，卫西干渠、跃进渠、赵
疃渠……共 21 条骨干渠道，县内干
渠总长 204.24公里。

河水是流动的文化，文化是精
神的血脉。我伫立在
河岸西畔的树林，眺
望北流的河水，再次
回首凝望拱桥南河长
制公示牌中的河道名
称 ， 决 定 以 骑 游 方
式，沿着俗称“威临
渠”的渠道溯行，去
寻找河渠上游的“申
街”。

我 所 在 的 检 察 院
有巡河的传统，我们
四 年 巡 河 39 次 ， 所
以，巡游是刻在骨子
里 的 血 脉 ——“ 燕 赵
山海·公益检察”可
是我们响当当的品牌
呢，我们的“大运临
西·非遗同行”活动
也得到很多的呼应与
支持……

周 末 清 晨 ， 我 从
县城出发，沿邯临公
路 西 行 至 史 洼 村 拐
向，贴河道西岸最近
的 乡 村 公 路 一 路 往
南。五月的天空，蔚
蓝浩渺，和暖的阳光
透 过 了 白 云 ， 洒 向 一 望 无 垠 的 麦
田，在车轮轻快的飞转中，铺展着
我眼前逐渐拓展的视野。约计 80 分
钟，我连续穿行过 8 个村落，来到
了县域西南边缘的林麻寨村。由此
顺 河 道 方 向 继 续 南 行 ， 便 跨 出 县
域、市域之外，踏上邯郸市馆陶县
魏僧寨镇王草厂村的土地。

区划的变易，总令人在接壤的
土地上，有意外的发现。骑入王草
厂村北公路 20 分钟左右，我蓦然发
现 前 方 及 更 远 处 绿 色 麦 田 的 边 沿
处，栽有绿底白字的宣传牌。加快
骑行临近察看，原来是“馆陶县饮
水保护区”告知牌，牌上圆形标志
图案及其“七不准”的文字告知，
提 醒 人 们 此 时 此 地 ， 踏 入 的 已 是

“公益性保护区”。我想：“申街”说
不定就在不远处，想必不远处申街
的 河 道 ， 定 会 因 这 保 护 而 木 翠 水
碧、鸟鸣两岸，别有一番幽境。

正当我边推车缓步边观察遐想
之际，前方路西院落的大门，一块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草厂供水站”的
招牌映入眼帘。“何不到此借问申
街，说不定另有收获呢？”谁知，与
供水站乔站长初次谋面竟如故交，
一次长谈，揭开了“申街之谜”，却
又生发出新的疑团，不得不解、不
能不解。

申街分洪渠之“申街”，其地就
在王草厂村偏东北向 3 公里处，它
是相互比邻的申街东村、申街西村
的合称。“我们世代生活的这爿土
地，地理上呈南高北低之势。历史
上的先民们，既逐水而居却又深受
水患之害。据《汉书·沟洫志》记载，汉
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黄河复
决于馆陶，先民便挖沟排涝……至
于申街分洪渠何时挖掘，无确切记
载，但从‘洪’分何处的角度，却
有史料载明，是排泄到下游临西境
内的永济渠，也就是隋唐时期的大
运河！”

“隋唐时期的大运河？”我沿河
一路南行，沿途虽偶见东西向渠道
与申街分洪渠连接，却始终未见古
河道模样与之贯通。尽管我平素与
水务无缘，只是施行“河湖长+检
察长”公益诉讼机制后，履职中方
才 略 知 了 水 文 历 史 之 一 二 。 未 曾
想 ， 深 察 “ 河 水 从 哪 来 ” 考 察 到

“申街”之时，乔站长“洪分何处
去”的思维取向，又揭开了“申街
分洪渠”隋唐有之的厚重历史。它
的 开 挖 ， 即 使 从 唐 末 算 起 ， 也 有
1100 多年的历史！

告 别 乔 站 长 ， 我 来 到 了 申 街 。
伫 立 在 吕 魏 线 公 路 横 跨 河 道 的 桥
面，我从脚下碧波荡漾、56 米宽的
河域流水，慢慢移动着目光，极目
向北，眺望着故土的来向。申街分
洪渠啊，它已北流千年，历经了世
世代代，分流了天灾的水患，也润
泽了大地的故乡。

申街东村毗邻的“威临渠”河

畔，建有一处偌大的休闲广场。六
角飞檐的凉亭下，我与村里的申主
任聊起了“申街分洪渠”在馆陶易
称“威临渠”的趣象。他说，一方
水土一方人，当一方人看另一方水
土，称谓上总要寻求纪念性意义内
嵌在其中。这条河 渠 出 馆 陶 入 临

西 再 北 流 威 县 ，由 北
至 南 便 简 称 为 威 临
渠 啦 ……

说 话 间 ， 居 然 邂
逅 一 位 临 西 老 乡 ， 他
姓 鲍 ， 是 西 尖 冢 村
人 ， 来 申 街 村 开 饭 店
已有 3 年之久。他说，
起 先 想 在 临 西 那 边 本
村 做 生 意 ， 怎 奈 村 里
轴 承 加 工 户 多 ， 生 产
污 水 用 管 道 排 进 了 村
西 的 分 洪 渠 ， 环 境 脏
乱 差 ， 于 是 到 了 这
里 。 但 是 ， 现 在 临 西
环 境 变 好 了 ， 城 乡 公
交 车 站 就 建 在 分 洪 渠
畔 ， 村 里 的 省 级 非 遗
产 品 “ 卫 河 空 心 贡
面 ” 产 业 红 红 火 火 ，
拉 动 了 村 里 各 业 的 发
展 ， 只 可 惜 他 已 在 这
里 扎 了 根 。 他 的 话 语
既 透 着 当 年 不 如 人 意
的 埋 怨 ， 也 有 今 日 难
以 回 返 的 遗 憾 。 是
啊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生 态 环 境 关

涉每位黎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从申街沿路向北回返，不远处

就是西尖冢村。骑行在几乎与分洪
渠并行的公路上，分洪渠堤岸上棵
棵哨兵一样矗立的白杨、迎风飘摆
冠貌葳蕤的翠柳、低矮的灌木丛，
全部被落日彩霞笼罩进红色氤氲之
中 。 在 茵 茵 枝 叶 渐 渐 融 于 暮 色 之
时，我的内心沉淀下来，在感受静
谧 浪 漫 的 氛 围 中 ， 又 开 始 惦 念 起

“永济渠”的模样。
“凡史称皆言简而意丰。申街分

洪渠，洪泄永济渠。永济渠这隋唐
时期的大运河，它究竟藏在何处？”
乔站长说。他不只给我讲了一个故
事，更让我看见了一个场面，一个
藏于历史深处的场面。悠悠千载，
只有认知，才有自觉，只有热爱，
才有守护的激情。

“窗前光影晚来新，闭门展卷唤
真真。”窗前灯下的书桌上，我摊开

《临西县水务志》 中的“水利设施现
状图”仔细查看，纵向的申街分洪
渠在境域共有大小 12 条横向渠道接
连点，从区域地势西高东低角度，
永 济 渠 应 该 是 东 西 贯 通 的 一 条 河
道。放大镜下，密密麻麻的小字清
晰可见，唯独没寻到永济渠的字样。

历史记载之所在也许会被历史
风尘所湮没，但遗迹一定会在地理
上存在。翌日清晨，我拨通了当地
一位史学家老孙的电话。“隋唐大运
河啊？现在还有段水道存在，是联
接渠的一段，故道就在分洪渠与联
接渠交汇处的林沟村南向东。”老孙
说。

早餐过后，我与老孙相约来到
林沟村南两条渠道的交汇处，以地
理、史料、现景交互、交融、互证
形式攀谈了许久，也沿故道走了许
久。曾经的水患成灾、沿岸黎民百
姓挖渠排涝、船舶水运商贾往来的
经济繁荣……故事中，既有生生不
息的民族抗争精神，也有先民踔厉
奋发致力富庶的渴望，还有这爿土
地因河道浇灌带来的岁稔年丰。

“河道的历史厚重之美、地理文
化的璀璨之美无处不在，但总需要
有 人 照 护 照 亮 ， 以 此 激 发 后 人 情
志，涵养文化情怀。这也是一种公
益保护。”几天之后，隋唐大运河河
段，立上了“永济渠故道”仿古式
展示牌，图文并茂、庄重典雅，它
与不远处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临清古县衙遗址”一样，受到了保
护。

河水北流望千年，一条条古老
河道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以今日可
见可游可排洪可浇灌的自然构图和
语言，真实地讲述着关于自然、人
文、历史的故事。我们守护这里的
一草一木，也是在守护大家共同的
精神世界，守护着我们共向美好的
未来。

（作者单位：河北省临西县人民
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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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与东翔告别的日子，今
夜却下起了雨，这雨寂静而无声，
一如东翔的性格。

东翔去世，我知道并不早，只
是前些日子知道他在郑州住院。昨
天 ， 有 宛 城 区 检 察 院 的 干 警 告 诉
我：东翔走了，永远地走了 !

知道杜东翔比较早，因为他是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表 彰 的 模 范 检 察
官；认识东翔比较晚，因为我们分
属于不同的基层院，工作一直未有
交 集 。 但 我 和 东 翔 是 有 缘 分 的 ，
2019 年 11 月，组织上调我到宛城区
检察院任职，与东翔成了同事；当
时，他是检察委员会委员、案件管
理办公室主任。2022年 4月，我调离
宛城区检察院，我和东翔共事了两
年又五个月。相处时间虽然短暂，
但东翔在我心中记忆满满。

初识东翔，发现他经常着检察
服 上 班 ， 变 换 便 服 也 是 规 律 明 显
的：春、秋、冬季总是深色衣服，
夏天浅色上衣，深色裤子。还有一
个特点是：再热的夏天，他也是长
袖上衣，风纪严整。后来才知道，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东翔也是普通
人，他的一袭长袖，是想遮掩一下
重大疾病给他留下的痕迹。我知道
情况后，坚持让他褪下袖子一看。
一看之下，深感震惊：他因为病情
需 要 透 析 ， 最 早 每 周 透 析 二 至 三
次，近几年来，病情加重，需要每
天透析。长期的透析、扎针，他的
两 条 胳 膊 已 经 没 有 一 寸 完 好 的 地
方，两条胳膊就像长满疙瘩的千年
老 树 根 …… 他 就 是 这 样 ， 一 边 透
析，一边工作，上午上班，下午透
析 ， 节 假 日 经 常 加 班 。 这 样 的 日
子，他坚持了十几年。这样卓绝的
奉献精神，能不令人震撼吗？

我 多 次 劝 东 翔 ， 让 他 放 下 工
作，专心治病。东翔说：不工作就
没有意思，没有价值，不工作对不
起组织。杜东翔对最高检、省市院
的关心关怀一直心存感激，他把组
织对他的恩情，体现在更加发奋地
工作上。

因为患病时间较长，虽有组织
关怀，为东翔解决了很多困难，但
毕 竟 是 工 薪 阶 层 ， 长 期 疾 病 的 消
耗 ， 还 是 让 他 的 日 子 过 得 紧 紧 巴
巴。但他能克服就自己克服，从不
主动向组织反映自己的困难。我曾
经要求他有困难必须给组织讲，他
说 :“咱本来就是平常人一个，讲究
啥哩？日子已经很好了！”再多的困
难，也看不到他愁眉苦脸。十几年
来，都是笑呵呵地上班、透析、过
日子，单位的同志们都深受感染。

虽然日子普普通通，生活简简
单单，东翔却乐在其中。一说到老
婆孩子，他就笑脸盈盈；一说到简
单的日子，他总是幸福满满；节假
日，同事们偶尔聚餐，他也积极参
与，他的病是不能喝酒的，但偶尔
喝上一杯，他就眯着眼睛笑。

再 有 两 个 月 ， 东 翔 就 要 退 休
了，但是，他最终没有坚持到领退
休金的那天。去医院看望他的同事
有人开玩笑鼓励他：“老杜啊，坚持
到领取退休金啊，否则太亏了。”东
翔笑着说：“可能这就是我的命。”
是啊，他是为这个世界奉献来的！

在东翔的人生字典里，除了奉
献，就是公正。在东翔还很年轻的
时候，有人也想教会东翔要“学会
来事儿”，但东翔说“学不会”。更
有人多次找东翔为案件说情，在东
翔这儿都折了面子，所以，很早就
有人给东翔送个绰号“杜焖子”，意
思是不开窍，不会来事儿，不懂人
情世故。

我 曾 问 过 东 翔 这 个 绰 号 的 来
历，东翔说：“我要都给他们面子，
就坏了检察院的里子！”我和东翔相
处时间虽短，在一起研究案件却是
经常的、频繁的，我发现他与当事
人、上访人打交道，都很会说话，
不见高声，总是细语，当事人都是
信他、服他、认他。

东翔不是不善言辞，而是不热
衷于庸俗的人际关系。非因工作，
他 从 不 到 检 察 长 办 公 室 “ 刻 意 汇
报”；在案件上，东翔更是从不因私
情为哪个当事人说情。在案件把握
上，他又能很好地从案子定性、事
实、情节、立法本意、现实环境，
全面而有分寸地拿出恰如其分的意
见和建议。路遥知马力，东翔是无
私而大公，无小情而存大爱啊。

回忆着与东翔的过往，我对东
翔忠诚、公正的品质由衷赞扬；对
他与病魔作斗争，履职尽责着实敬
佩。他人虽普通却人格伟大，生活
平凡却充满光辉。这不正是东翔的
人生坚守吗？这不正是东翔的精神

“里子”吗？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市人

民检察院）

告别东翔
李相峰

新哥是 1963 年生的，今年就要退
休了。他这 60 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18 岁前在家读书、上班，然后当了 22
年的兵，2003 年转业到江门市检察院
工作，在检察院干了整整 20年。

新哥是土生土长的江门人。他 16
岁高中毕业后在工厂上了两年班，厂
里武装部的人动员他入伍当兵，那个
时候没有多少机会走出江门，于是新
哥就高高兴兴当了兵。

新哥虽然在城里长大，但他很能
吃 苦 ， 他 说 那 时 候 的 城 里 人 不 怕 吃
苦。他说，我们南方人个子不高，但
是比较灵活，训练起来一点不输北方
的大个子，比如五公里武装越野、投
手榴弹、射击等等。他成了连队中的
佼 佼 者 ， 后 来 幸 运 地 被 选 去 当 驾 驶
员。于是他在一九八几年的时候就学
会了开车，开解放牌卡车。他说要学
半年，包括如何修车等等，他是个技
术兵。

他是城市兵，想着退伍以后回城
找工作，并没有想到去考军校。连长
和指导员见他是正儿八经的高中毕业
生 ， 就 动 员 他 去 考 军 校 ， 他 就 去 考
了，结果考上了一所有名的陆军指挥
院校。毕业后，他分到了离家几百公
里远的军营，然后结婚生子。

新哥是个好老公。他给我讲他谈
恋爱的经过时，一脸的幸福。讲故事
的时候他已经 50 多岁了，在讲述中他
好 像 回 到 了 初 恋 时 光 。 他 说 他 是 军
人，爱人跟他两地分居，她一个人带
孩子还要照顾老人，很苦的，所以对
她好一点是弥补过去的亏欠和内心的
愧疚。

90 年代初，小孩才两三岁，妻子
带着小孩到部队去探亲。新哥所在的
营区比较偏远，到最近的小镇还有五

六公里。他到镇上去等车，可是那天
的汽车晚点了，本来 6 点左右就能到
的，天黑了好久才姗姗来迟。新哥背
着行李，抱着小孩，牵着妻子，摸黑
走了几个小时的小路，直到夜深了才
回到营区。想想粤西那偏远的山区，
夜晚，步行，一家三口，小孩才两三
岁，翻山越岭的……我走过乡下的夜
路，对这个印象深刻，那其实是一幅
最好的归家图吧？

新哥是个好同事。来到江门市检
察 院 ， 新 哥 从 政 治 处 到 纪 检 监 察 部
门，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因为是老
司机，所以新哥出差基本都是自己开
车。他开车就没有剐蹭过，让我十分
汗颜。他说开车要胆大心细，该快的
时候要快，该慢的时候要慢，你要注
意积累，要做个有心人才行。

新哥有个外号叫“老抽”，不是抽
烟 的 抽 ， 是 经 常 被 其 他 部 门 抽 去 干
活的抽。他说：你知道的啊，去不同
的部门和岗位，是可以得到锻炼和提
高的。工作关键在于实践和经历，多
干一点没有错。

新 哥 每 天 早 上 最 早 到 单 位 ， 第
一 件 事 情 就 是 给 部 门 的 同 事 烧 上 一
壶 开 水 ， 大 家 来 上 班 之 后 ， 马 上 就
有 开 水 喝 了 。 这 事 他 一 直 坚 持 到
现 在 。

新哥是个好师傅。我和新哥共事
了 4 年多，他是我的师傅。和他外出办
案 ，他 最 大 的 特 点 是 流 程 非 常 熟 悉 。
我 认 为 有 些 可 以 忽 略 的 ， 他 一 定 要
坚 持 走 完 程 序 。 他 看 笔 录 时 ， 十 分
仔 细 和 认 真 ， 几 乎 到 了 咬 文 嚼 字 的
地 步 。 我 当 时 觉 得 这 说 得 好 听 一 点
叫 严 谨 ， 说 得 不 好 听 一 点 叫 执 拗 甚
至呆板。后来时间长了，我渐渐地明
白 ，这 是 一 种 优 点 。他 在 我 脑 海 中 的

形 象 ， 就 是 个 踏 实 较 真 戴 着 老 花 镜
的 好 师 傅 。 新 哥 平 时 不 戴 眼 镜 ， 每
当他戴上眼镜，我就觉得他变了一个
人，像个慈祥的老大哥——年轻人心
中的大叔。

有次他见我听不大明白当地的土
话，就自己去做记录。我才发现他竟
然是用五笔输入法，他说我们广东人
普通话讲不好，拼音也不好，打五笔
好 些 。 新 哥 说 他 是 在 部 队 时 背 的 五
笔 字 根 ， 然 后 练 习 拆 字 。 他 开 玩 笑
说 ， 拼 音 输 入 法 对 南 方 人 可 是 很 不
友好的……

我刚到江门市检察院的时候，对
检察院的情况不熟悉，他就如数家珍
地 给 我 讲 。 他 说 首 先 要 熟 悉 单 位 的
人，怎么熟悉？就是通过发生的事去
加深印象。很多人我还不认识，但是
他们的故事我已经从新哥口中先知道
了，我很快就对单位的情况有了大致
的了解。

和新哥去出差，他过问的事情比
较 细 ， 一 看 就 是 当 过 内 勤 的 人 。 比
如，车上放矿泉水了没有？公务卡带
了没有？身份证带了没有？比如一定
要带上些现金备用，不能只带手机出
行，要两手准备的……我跟新哥说，
你是以前过惯了苦日子，对现在的幸
福生活还不敢完全接受吧……哦，我
可爱的新哥，我的好师傅，我知道你
在教育我们要有忧患意识，防患于未
然，有备才能无患。

新哥的大名叫何凯新。他到江门
市 检 察 院 时 还 年 轻 ， 大 家 都 叫 他 新
哥，以后就流传开来，叫习惯了，从
小叫到了老。时光易逝，韶华不老，
新哥，你永远是我的好新哥。

（作者单位：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
察院）

新哥故事
马跃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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